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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梁丹丰教授是名家，臺灣很多讀者對梁教授已相當熟悉，現在流行旅遊文學，梁教授可說

是國內最早的旅遊文學作家了。以前我們總在許多報紙如《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新

生報》上讀到梁教授在各處旅行作畫的文章，而且還配上插圖，非常好看。梁教授的足跡在過

去的三、四十年當中踏遍了全世界，從亞洲到歐洲，再到美洲、中南美，以及當年的蘇聯、東

歐、北極圈、非洲、中國大陸，到過八十幾國。過去國人出國旅遊並不容易，很多人對外國有

一些初步的了解與想像，其實是透過梁教授的文字和畫作的。

令人敬佩的是，梁教授在外旅行，除了留下大量的畫稿之外，也為國家做了許多外交工

作，她的外交功績絕對不下於一個職業外交官的。藝術沒有國界，是人類共通的語言，以藝

術做為國際上溝通的橋樑，最能夠打動人心，最能引起共鳴。 梁教授曾先後應教育部、外交

部、僑委會、新聞局之邀，出國進行文化外交，在國外進行寫生後再舉辦畫展，並當場揮毫示

範，相關活動往往經當地報紙電視的大幅報導，為國家贏得很高的聲譽。梁教授曾經應不丹皇

后的邀請，赴該國進行文化寫生之旅，也曾經前後二度將教宗畫像當面獻給若望保祿二世與本

篤十六世，一直到晚近還應政府之請畫了一張肖像送給了方濟各教宗。教育部也曾邀請她到美

國訪問二十四所大學，進行演講，而且現場揮毫並辦理展覽，獲得美國師生的好評，另外還應

約旦文化部、土耳其文化部之邀，進行數月的寫生作畫，而且畫作都捐給了當地機構。梁教授

也曾到德國柏林市政大廳展覽並做示範教學，而且將作品拍得高價後全數捐贈做為德國弱勢兒

童福利之用，獲得很高的讚揚。不僅如此，梁教授還以一支鉛筆，做過重要的新聞採訪，她到

西班牙速寫了佛朗哥的病情；還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冒險進入被激情群眾包圍的國會大廈，速

寫內部場景，而且還畫下了總理的相貌，登上當地各大媒體的版面，這是梁教授進行文化外交

之餘兩次精彩的新聞記者經驗。

梁教授是一個教育家，教過中學並且曾在好幾所大學任教，桃李滿天下。我們在梁教授

的許多畫稿上可以看到她教學的細心和作畫循序漸進的方法，不論是設計、素描，還是水彩的

構圖，梁教授總是每個筆觸、每個線條、每個層次、每個不同的用色和光線，一樣一樣仔細的

交代，而且有很多的教學步驟和心得， 她都密密麻麻的直接寫在畫稿上，這些畫稿就是美術

教育最寶貴的材料，也是教學的完整記錄。梁教授教導學生要過簡樸的生活，而且作畫與生活

應該一致，衣食簡單才能應付多變的環境，知足感恩，知福惜福，但求精神生活之豐富，絕不

做其他之奢想。梁教授早年自己製做畫紙，自己做顏料，畫油畫沒有畫布，自己拿夾板繃上麻

紙就權充畫布。所以她常告誡也鼓勵學生，作畫完全是功夫和創意的表現，材料是其次的。她

教導學生一定只用三原色練習作畫，所有顏色的深淺變化和層次都要能用三種顏色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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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她的學生很容易，畫水彩只要三支顏料、一枝筆和一張紙就夠了。素描更簡單，一枝筆

一張紙，變化萬千。梁教授也總是鼓勵學生要大膽的走出去，行萬里路才能開闊心境，自我提

升，而且要堅強意志，做苦行僧的歷練，挖掘潛力，把生命做極致的發揮，這樣才能活得深

刻。她自己身體力行，背包裏帶幾個麵包和一瓶水，行走在極地的嚴冬以及沙漠的酷暑，還要

對環境做審美的觀察和優雅的作畫，這對體力和心智都是極大的考驗，這是對藝術的執著和熱

情，在藝術面前其他都是次要的了。

令人感動的是，梁老師極具文化觀念，非常支持本館文化典藏的工作，所以在過去數年當

中，陸續將其留存的畫作和手稿贈送國家圖書館，數量已超過一萬四千件，空前絕後，嘆為觀

止，為臺灣文化史上所僅見，國際上恐亦絕無僅有，其價值實難以估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梁教授從來不丟棄任何自己的作品，對自己繪畫創作的生命作了全面的保留，這是一批美術教

育和社會教育最寶貴的材料，梁教授奉獻社會的精神，可為國人表率。梁教授也經常表示，她

用生命進行美術創作、表達美感，留下了這樣大的記錄，但她從來沒有想過永久私藏，而是希

望把自己留給社會，這與國家圖書館提倡文化典藏與傳承，推動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的宗旨是

完全契合的。

梁教授少年時期就移居臺灣，足跡踏遍臺灣各地以及外島，當然也留下了大批的畫稿畫

作。臺灣的社會在過去數十年當中變遷得很快，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也都發生很大的改變，

許多地方我們年幼時期的記憶已不復存在，在情感上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梁教授恐怕

萬萬沒有想到，她一生勤奮的作畫，卻在無意間替我們留下了一份美麗的回憶。從臺灣的北中

南東一直到外島，本館典藏了她七百六十餘幅關於寶島臺灣的畫作，題材從自然風景到建築、

人物、庶民生活兼備，豐富精彩。我們看看臺北的中華商場、西門町、新生戲院、龍山寺、保

安宮、新竹火車站、二水媽祖廟、阿里山、日月潭、臺南孔廟、大鵬灣、檳榔樹、太魯閣、金

門的老房子、馬祖的老太太，這些是不是把我們的生活都串在一起了，這是一份共同的記憶，

也是我們共同的生命。

國家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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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

獲悉國圖即將展示我來臺之後的寫生行腳並彙印成書，令我感懷、感念、也期待。

我在二戰中長大，十歲前的小腳已走過十八行省的大地，烽火流離中輾轉求生，沒有安定求學

的機會，令小小的我內心非常痛苦。

某次逃難抵達一個小鎮，湊巧看見很多快樂的孩子背著書包到學校，我忽然激動地央求父親帶

我進去打個轉？！ 執拗時，驚動年輕的校長來關問，他只一笑執著我的小手就對父親笑：

「既然有緣來到這裏，就簡單讓我導覽一番不就好了！」

他說到做到，立即帶我走向適齡的教室去參觀，站到教室後座空位旁，興奮的我忍不住得寸進

尺，央求校長准我進去坐一下？！ 等校長笑著應允，我只側身一轉就滑溜入座了……於是，我開心

的摩挲椅背、椅把、椅腳和桌面……像拉到一個久違的好朋友的手不肯放，耳中聽著老師親切的叮

嚀、問候……直到而今，八十四歲的我，仍清楚記得那當時的快樂、滿足、和興奮難已！

把一切看在眼裏，我心酸的父親非常不忍，然而，在烽火連天、四處逃亡的亂世，再沒有什麼

比求生、求存更重要，加上我家的人口結構，只有他一個男子漢，帶著文秀的妻子和三個幼齡的女

兒……如何逃生、求全？尋求護佑？ 僅僅帶領已屬不易，又如何教養？引導、啟智？真是煞費思

量！

忖衡我的個性比較開朗，父親開始訓練我獨當一面的能力，務必先自知、自助，而後才能助

人。

忘不了有一次跋渉險峻的山間，曾被一位陌生的老農急急攔住，要我們必須留在他的農舍過

夜，「因為，明天將有暴風雨」，以我們的腳程計算，必然困在進退維谷的曠野中。

我納悶擡頭向前望：「現在——可是晴空萬里啊……」

另一次在水湄，鬚眉皆白的老村長，就著壺嘴在啜茶。他多次回應村民請示適合曝曬穀稻的日

期。最後，他只約略思考三分鐘，給大家的日期分成兩段。原來，當中的空白，竟是一長串的豪雨

天——我很奇怪他怎麼知道？！

人們從各種實際經驗得到珍貴的啟發，增加許多實用的生活智慧，不斷相互增益傳授的結果，

卒使很多歷史悠長文明古國的人文教育渾厚精深，即使所謂的目不識丁，也可以學富五車，分明無

法分析的文句含義，確能清楚解說人文的、天理的、人本的精神走向。這樣侃侃然的析理，往往能

使許多行也不正的鼠輩啞口無言的心悅誠服。

這樣的真情實事，在我們古老的中國大地仍然時時處處：它們肥沃著這片豐饒的大地而不稍

怯。

戰後復員定居杭州西湖之濱，我才真正得圓入校就讀的美夢，急於彌補自己從小失學的遺憾。

我堅持跳級就學趕進度，無奈過勞傷身大病一場，出院後遵醫囑必須休學休養才有明天，情不得已

傷心欲絕，也只能每天目送姐姐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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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地放下學校的課業非我所願，我仍開始試探自己繪畫專業的長路，反正醫生要我輟學休息

休養……却沒有下令不許作畫的！ 我因此每天挾著紙筆在裏西湖濱，學閒散地亂塗亂畫，修養不夠

時，情不自盡依舊飲泣！

某日把小舟划向荷塘以為躲開人群，實在忍不住了終於放聲大哭！ 不意淒厲的哭聲在湖心蕩向

兩岸，使得對面小孤山上一對年輕的男女急得大聲叫喊，要我把小船划過去，原來，那是一對藝專

的大哥哥大姊姊在關心，不忍辜負他們遵命而為，他們拿起我的紙筆就逗我跟著畫，結下佳緣不斷

相約見面，也帶我加入他們到教室一齊上課，真正讓我放手施為，也大開眼界，嚐到一種非常快樂

的滋味。

我終於成為他們快樂的小跟班——成為一個歷盡兵燹，無福定居、安居，終於得到可以認真上

課的機緣的小傢伙！

有人說我年紀太小……有人說我孺子可教……

議論紛紛中時局驟變，接到父親的急電，要我們全家立即來臺……沒有機會與這些愛護我的大

哥哥大姐姐揮手道別，便匆匆收拾一切，離開了篇篇詩塘，處處文史的杭州，渡海來臺。

記得那時，才從西胡溫婉秀麗的詩情畫意中拔身揮別，來到椰風蕉雨、天涯海嵎的基隆港恍似

隔世。坐上無蓬的小卡車沿土石路次第登高來到臺北，入住日式房屋，臥於日式塌塌米上，嗅著稻

草之味入睡有如異域。腳穿木屐走入日式庭院，看椰風蕉雨……倒像我在廣東家鄉的景況。忘不了

西子湖畔的荷風垂柳，十三、四歲的我，騎腳踏車走上舖著碎石子路的信義路越走越遠……

那時信義路只有一段比較像路，到二段已像人家巷弄般窄小，再向前去已是似路又非路，再不

多時只賸稻田的田埂了！ 然後，就是一大片未經開發的草原野地……。它們銜接到遠處的荒野由山

腳到山坡……使帶著紙簿鉛筆的我，找不到一如杭州的文史景觀，無法延伸我在杭州隨手紙筆的寫

生習慣，也找不到一如杭州處處史詩交纏的豐美年華情感。我失望得把腳踏車一把推倒地上便放聲

大哭！ 也不知哭了多久，哭累了，睡著了……及至驀然驚醒日已西傾，斜暉已照到我身上，放眼一

大片蒼綠環境在我腳下……遠遠，才是一片蔚藍如海……我驚訝得跳起來！

到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巨大的盤谷中心……

它三面環山，像張巨大的椅背，兩側椅把，無疑是安全安定的扶手，前面漸低，是可以入海的

腳墊……

而我登陸的基隆港呢？......它躲在最前端的山陬水湄，這使我想起李愿歸盤谷序中的名句：

「泉甘土肥，艸木繁茂」之句……那末，這就是我們的洞天福地了！

我伸手拍拍自己的腦袋瓜大哭：

「的確也是！！ 誰說不是？ 這是人類最舒適的亞熱帶氣候，也幾乎適合大多數生物的自然居

留，加上我們有高且冷的山峯終年積雪，有四時冒煙的地熱溫泉，有淡水、鹹水的漁獲，以及特有

種的臺灣黑熊……。」

還記得那一次，和幾位國際知名的生態專家餐聚時，我故意半開玩笑，一一點唱我們臺灣的特

有種生物和牠們享有的生態環境，看大家哈哈大笑時，有位更熟悉的好友教授聽得笑起來！

「還有另外一種非常突出的珍奇特有種……你忘記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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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是——你們這一群知福、惜福的臺灣人！」

也因為此，當橫貫公路果然開發，已使我非常振奮！

想起那時躺在臺北盆地中心的感覺，四面環山的公路也逐步建成，只要再從四面山環中狠狠橫

切一刀，讓我們能從中穿越……不但可以尋幽訪勝、倍見奇觀，同時又是何等令人振奮的便捷！

我開始做「這樣渾球」的白日夢！！！

也開心地接受救國團的點召，擔任寫生隊的領隊工作！

只是，答應得太快、太肯定，反而使主辦單位遲疑起來！ 看我平日只穿文秀的旗袍上班、工

作，這個瘦瘦的婦道人家，要帶一隊來自各地的龍虎軍，跋涉野外求生作畫！？ 怎能令人不擔心？

只是，他們無法知道，我有很多從小養成的逃難經驗，走過很多非常不堪的生命煎熬，五歲六

歲，就已養成日行三十里，不許抱怨的意志力，無法溫飽時……也絕不可埋怨，絕不作不合情理的

要求……只因為，在亂世逃難必須養成了解時艱的不可逆……比較參加救國團的活動一定被安排照

顧得絕對安全、快樂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當「我」以自身成長的艱苦經歷協助、開導，參加救國團的經驗分享，除了可以增強學

員們的意志、能力，畫出好畫，也成為生命中最珍貴、最有效益的啟發……。所以——我肩上雖然

也特別累！ 不過！ 我內心也已特別安慰了！

所以，當主辦單位知道我應允帶隊時固然高興，問我希望帶領那一隊團員前往，我衝口而出的

目標是縱走中橫……使對方愕然，到了最後，最後，才又告訴我說該隊已有領隊啦！

「不過……」對方的提示非常謹慎。

「到了現在，今天的阿里山寫生隊還沒有老師帶，如果你願意，可否先行協助他們？」

我只哈哈一笑——就答應了！

不過，我已暗下決心，日後只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進行海外孤征的環球寫生，應就難不倒我

啦！

也因為此，到了現在，每當我遭遇新的困難，我也會借用這樣的方程式反詰自己，省思前後，

很容易迅速做出適當的決策，就不容易踏入錯誤中不堪回首了！

這樣一步步走到今天並知福惜福……

到了現在八十四歲仍然依舊！……




